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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冰人》是当代英国著名作家玛姬·吉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2050年遭受气候危机的未来英国社会为载

体，书写了一部以混血儿索尔为主角的乌托邦故事。小说再现了女性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系，呈现了未

来世界处于生态危机下的黑暗图景，揭示出在男权话语构造下被扭曲形象的他者所遭遇的身份困境。本

文综合运用生态女性主义和康奈尔的霸权性男性气质概念，分析玛姬·吉如何借助索尔这一形象完成对

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否认和批判，从而揭示小说蕴含的女性意识和生态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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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ce People i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British writer Mag-
gie Gee. Envisioning the future British society afflicted by the climate crisis in 2050, this novel tells 
a dystopian story with the half-race Saul as the protagonist. It recreates the uniqu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presents a dark picture of the future world under ecological crisis, 
and reveals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the distorted image of the other under the construction of pa-
triarchal discourse. This paper employs ecofeminism and Connell’s theory of hegemonic mas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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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ity to analyze how Maggie Gee denies and criticizes the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rough Saul’s 
image, so as to reveal the female consciousness and ecological concern embedded in this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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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玛姬·吉(Maggie Gee, 1948-)是当代英国著名作家之一，现已出版 14 部小说，1 部短篇小说集和 1
部自传，曾作为首位女性出任英国皇家文学学会(RSL)理事会主席，2 次荣获橘子文学奖和国际都柏林文

学奖，还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OBE)。《冰人》是一部后启示录小说，它围绕工程师索尔(Saul)的一生经

历展开叙事，涉及生态批评、女性主义、种族主义等主题。《冰人》被文学界称作“英国状况小说

(Condition-of-England)”[1]，是“现实生活中的微缩模型英国”[2]，展现了玛姬·吉对现代英国社会所

面临的诸多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反思和批判。小说中，未来英国社会的人们不改贪婪，以剥削自然为

代价推进现代科技发展，这导致食物短缺、气候严寒等生态问题频发。自然失去了稳定运作的内在规律，

在人的话语霸权下被迫缄默，这与父权社会下受男性霸权压迫的女性处境相似。在小说的设定中，维卡

(WICCA)1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尽管女性群体成为了政治领袖和社会中坚力量，但仍难逃脱被以索尔

为代表的男权社会口诛笔伐的命运。小说以索尔为唯一叙述者，从男性第一人称视角进行论述，将女性

描绘成被镜像化、符号化、物化的“凝视对象”。索尔身上集合了主流文化中“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典

型特质：混血 2，男性，异性恋，职业体面，经济优渥，家庭美满。作为被传统主流文化推崇的男性形象，

索尔如何在环境危机与政治变革下看待性别问题、理解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是玛姬·吉想要探索的

重要主题之一。 
玛姬·吉在探索女性主义、开展生态批评上著述颇丰，但国内外鲜见对两者关系的探讨，也未能从

“霸权性男性气质”这一角度对其展开论述。一方面，国外学界已经认识到《冰人》在当代英国文学界

的杰出影响力，出版了相关著作与论文，如《玛姬·吉：英格兰状况小说》(Maggie Gee: Writing the 
Condition-of-England Novel, 2015)与《关怀、性别和气候变化的未来：玛姬·吉的<冰人>》(Care, Gender, 
and the Climate-Changed Future: Maggie Gee’s The Ice People, 2014)等，肯定了其研究价值，但这些评论并

未涉及小说对霸权性男性气质的揭示和批判；另一方面，尽管国内学界在近年展开了对玛姬·吉作品的

研究，如学者赵茜发表的《玛姬·吉小说<雪归何处>中为他者的主体建构(2023)、《玛姬·吉小说<光年>

中对真实的后现代生态世界的重构》(2022)等，但对小说《冰人》的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这给我们留下

了较大的研究空间。 
康奈尔指出，霸权性男性气质是一种“性别实践的形构，这种形构就是目前被广为接受的男权制合

法化的具体表现，男权制保证着(或者说用来保证)男性的统治地位和女性的从属地位”[3]。小说通过着

眼索尔与妻子莎拉(Sarah)、情人布莱欧妮(Briony)、机器人朵拉(Dora)三位女性的相处细节，生动呈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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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维卡(WICCA)是儿童公社(Children’s Commune)的延伸，后发展为女性政党组织。 
2 在小说设定中，冰河世纪的气候难民(即冰人)是从欧洲逃往非洲的白人，混血比白皮肤在种族上更为优越。索尔的父亲有非洲血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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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权制压迫、统治女性的具体形态。据此，本文综合运用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康奈尔的霸权男性气质概

念，探讨索尔如何用虚假的父权想象替代真实立体的女性形象，暴露其真诚理性的反思下暗含的性别霸

权意识，进而揭示女性和自然受男性控制、征服的悲剧命运，体现作者的女性意识和生态关怀。 

2. 被“凝视”的她——视觉霸权 

张剑论述“他者”的“凝视”时提到，“人通过视觉器官——眼睛，对周遭事物进行观察与凝视一

切，以此获得对环境的控制感，成为其主宰者。凝视是一个物化过程，是对他者进行归纳、定义、评判

的过程，而被凝视往往意味着被客体化、对象化。在这个过程中，主体‘我’沦为了对象‘我’，被他

人的意识所支配和控制”[4]。索尔在回忆往昔时，多次对女性妆发、身材、五官等外在条件做出评价，

并在“凝视”女性外表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霸权性男性气质的书写，在潜移默化中将“霸权性”展露

无遗。 
吉尔伯特和古芭指出，“历史学和考古学等领域的种种证据表明，女性从旧石器时代以来，就‘努

力地想通过精心梳理的发式、各种装饰和化妆术来强调其永恒的类属’”[5]。在英国作家戈尔丁的小说

《继承者》中，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女性维瓦妮在海上风暴中痛失幼子，但仍然随身携带“骨梳”[6]。
戈尔丁由此推断：从远古时期开始，精心梳理的长发便成为了女性美所推崇的一个标志[7]。索尔第一次

见到萨拉时，描述道：“那奇怪的瀑布般的头发是如孩童般的红棕色……她看起来楚楚可怜”([8] p. 27)。
“新冰河世纪”的大部分女性“五十岁以下都是短发”([8] p. 26)，莎拉却是例外。精心呵护的长发是传

统男权社会判断女性是否温柔、知性的重要指标，而索尔对莎拉这位拥有一袭“瀑布般的长发”的年轻

女子一见倾心，也正是因为她的外在形象完美贴合了父权制社会文化对女性外表的想象、界定与规范。

莎拉最开始颇具传统观念认可的女性气质，但后来也受到了女性主义思想潮流的影响：“她上班时不穿

裙子而穿长裤……她还修剪了头发……她正在去向我也难以名状的地方”([8] p. 38)。莎拉逐步从男性视

觉话语暴力中觉醒，认识到自己的女性气质只是“一幅供男性荒唐想象和观看的动感视图”[7]。在她“去

性别化”、找寻自我的过程里，索尔对她一步步脱离传统女性气质的行径感到恐慌，这正是索尔内心深

受男权思想禁锢的体现。 
根据女性主义思想，视觉天然地具有性别意识，女性是男性欲望的对象和视觉快感的来源。男人在

看，女人被看；男人窥视，女人被窥视；男人拥有欲望，女人是可欲望的对象[9]。索尔第一次见到布莱

欧妮时，注意到“她拥有健壮的肌肉”([8] p. 136)，认为“这似乎与她柔软圆润的脸颊不符”([8] p. 136)。
男性为彰显性别权威，始终将女性置于男性话语主导的评价体系里：智慧与能力不被重视，美貌才是唯

一标准。莱欧妮患有“幽闭恐惧症”，由于害怕黑暗而在密闭船舱内无助落泪。索尔回忆道：“她哭的

时候看起来很可爱，脸颊通红，饱满的嘴唇颤抖着……”([8] p. 197)。在索尔眼中，女性被天然地放置于

柔弱、温顺、无力的弱势地位。尽管布莱欧妮是有着结实肌肉的武器军官，但索尔下意识轻视她的专业

能力，认为拥有“柔软圆润脸颊”的女性必然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此外，布莱欧妮的“玉米金发”

([8] p. 134)让索尔颇为动心，这也是他低俗娱乐女性身体部位的来源之一。金发女郎是西方传统男权话语

下美丽无脑的代名词，必须满足男性对于性感尤物的虚假想象。性感尤物必须是脆弱的，是需要被拯救

的客体，她们仅仅为了实现男性英雄主义情怀而存在，这无疑体现出索尔在霸权性男性气质影响下形成

的颇具排他性的、单一化的审美标准和评价体系。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性别麻烦》(Gender Trouble)中提到，“性别操演性的一个显著特

点就在于行为的重复性：性别是一个由时间构建而成的脆弱身份，它在外部空间里通过一系列风格化了

的重复性中得以确立”[10]。索尔在面对工作能力出色、社会地位更高的妻子莎拉和武力值高、战斗力更

强的布莱欧妮时，内心常感不安，于是只能通过审视她们的外表、刻意忽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进行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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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索尔自始自终都将自己放置在观察者的位置，居高临下地对妻子莎拉、情人布莱欧妮的外表不断

予以审视，在重复性的“凝视”过程中完成对“他者”的“收编、控制、驯化”[4]，这也反映出索尔受

“霸权性男性气质”影响下反抗行为的可笑、庸俗与无力。 

3. 拯救众生的诺亚——行为霸权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中提到：“‘保护’，不过是‘所有’的另一种表达，却成了‘爱’的代名

词……”[11]。环保倡议在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保护自然”的口号也响彻云霄，但人类从未停止对自

然资源的大肆开采和掠夺，这与男性借着“保护”的名义限制、剥夺女性自由意志的行径不谋而合。 
索尔自以为对莎拉真心、诚实的爱，恰恰显示出“男人的爱，只能以所有与支配的形式来表现”[11]。

索尔初见莎拉时共同遭遇了一起事故，索尔“试着把我的身体给你当盾牌”，并对莎拉说道：“我尝试

着拯救你的生命”([8] p. 31)。莎拉对此的反应是，“为什么呢？我是说，你刚刚才认识我呢”。索尔回

答：“因为我是一个男人，而你是一个女人。”正是因为莎拉“如此的——像女人，这是我能想到的唯

一的词语”([8] p. 32)，满足了索尔“我也可以成为我所期望的男人”([8] p. 32)的幻想，他才对莎拉一见

钟情。实际上，“保护”意味着将人关进围栏之中，终生支配。无论围栏是温室还是监狱，无甚区别[10]。
索尔对莎拉的“保护”，不过是“占有”的委婉修辞。在索尔眼里，莎拉是比自己劣等、弱势的女人，

所谓“保护”不过是出于想将她围入自己领地之内、以此获得支配权的心理需求。这种保护欲折射出了

索尔典型的霸权男性欲望，表现出他迫切想彰显自己的男性力量、对女性标记所属权的上位者意识。 
在小说的第三章，索尔作为“当代诺亚”[1]，策划了一场与儿子卢克(Luke)、武器军官布莱欧妮(Briony)

与机器人朵拉(Dora)的大逃亡。索尔宣称道：“我、我的儿子、妻子和狗一起出海冒险。爸爸能做到。爸

爸会做到的”([8] p. 196)。他自顾自地扮演起船长的角色：“我喜欢我的船员服从我”([8] p. 199)，不仅

“给卢克和布莱欧妮下了坚定而冷静的命令，要他们拉起帆来”，还自视为领导，居高临下地对航行状

况做出评价：“我们大家都做得很好”([8] p. 197)。海上航行时，一行人都无从判断离岸距离和时间，索

尔也不知道，却假装成竹在胸、稳操胜券：“‘我们早上两三点就能到法国了’。虽然我随口报了个时

间，但感觉好多了”([8] p. 199)。他并非聪慧过人，却假装自己拥有高人一等的预判力，这反映出他想要

掩饰自己不足的自卑感，也暴露了他内心深处期待被女性和孩童认可、崇拜的虚荣心，充分展露其霸权

性男性气质。在旅程结束时，他说：“我像神、像一位快乐的英雄，在这样一场史诗般的战斗后终于得

到放松”([8] p. 207)。实际上，莎拉与布莱欧妮在个人能力上都强于索尔：莎拉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政

治领袖，布莱欧妮也在三人逃亡期间展现出过人的警惕、机敏与战斗力。然而，索尔明明能力不足，却

选择罔顾事实，迫不及待将自己套入“英雄”的模版，企图用文字蒙骗读者，掩藏内心想在两性关系中

扮演拯救者和掌控者的欲望，充分展现出霸权性男性气质与父权制的性别角色在他心中的内化。 
女性在以父权制为核心的人类文明社会中处于需被拯救、被迫缄默的弱势地位，这与自然在人类社

会的地位不谋而同。现代科学之父培根曾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是上帝的合法授权”[11]。人类受西方

现代科学观影响，把世间万物划分了等级：人优于动物，比起自然界的大海、山峦更富有价值[12]。玛姬·吉

在小说中借“女性对父权制社会的、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双重反击，完成了对人类中心主义视角下等级

观念的抨击。书中的女性并非是“需要被拯救”的客体(如莎拉和布莱欧妮)，而是在思想与行为上完成了

对父权制反击的优秀女性；而书中的“自然”也如同两位女性一样，在受到人类压迫之时，迸发出了奋

力反抗、击垮人类的磅礴之力。由于一味沉迷工作，人类承受着巨大的身体和精神压力，而“压力会使

人们不孕不育”([8] p. 46)，最终他们失去了大自然赋予人类孕育生命的能力。索尔与妻子莎拉备孕十年

未果，最后求助“科技修理(Techfix) ([8] p. 49)”才达成夙愿。在医生宙斯(Dr. Zeuss)的监督下，他们“被

告知什么时候吃东西，什么时候要禁欲”([8] p. 34)，完全失去了个人自主意志，只能机械、顺从地听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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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权威”代理人宙斯博士的命令，这显示出了自然对人的主体性的惩戒、俘虏与击败，玛姬·吉借

此也完成了对索尔男性霸权性气质的反讽书写。 

4. 索尔与“鸽子”——身份霸权 

著名生态女性主义者凯伦·沃伦(KarenWarrren)认为，“对动物压迫的分析是基于在妇女与动物之间

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这些关联体现在颇具性别歧视意味的语言、将妇女和动物看作消费品的形象，以

及男性对女性和动物实施的暴力行径中”[13]。在小说中，索尔通过施加语言和行为暴力，将女性与动物

在象征意义上联系起来，使女性陷入与父权制文化下动物遭受人类贬抑、统治相似的困境。 
正如动物鸽子在“洪水”3神话中预示救赎与解放，小说里的机器人“鸽子”作为家务机器人，也承

担了救赎的使命：将人们从繁杂琐碎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机器人鸽子的发明惠及了整个人类群体，

索尔却对莎拉说：“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机器人鸽子……我想给你买一个”([8] p. 90)。莎拉提醒索尔，机

器人清洁工也会解放他们。她说：“什么叫做给我买一个？应该是给我们买一个。清洁工作是我们共同

的任务”([8] p. 91)。在近代家庭制度中，女性往往扮演着“照料者”的角色，无偿承担着家务劳动的清

洁工作。索尔将父权制下家务的性别分工内化于心，理所当然地认为清洁工作是莎拉作为妻子的家务劳

动，还将机器人鸽子视为解救莎拉的伟大发明。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性别偏见，还沾沾自喜地等待

着妻子称赞和嘉奖，希望被看作是“体谅妻子辛苦的体贴丈夫”，这显现出索尔对于家庭劳动性别分工

的固有偏见，印证了其典型的霸权性男性气质。 
在“新冰河世纪”，女性群体地位显著的上升，男性群体无法再从女性身上获得崇拜感和认可度，

逐渐被社会与家庭边缘化。为了满足自身心理欲求，他们只能将目光投向没有自主意识和思维的机器人

鸽子。索尔评论道：“鸽子对男人来说并不是奢侈品。她们提供了我们所缺乏的东西。男人们或是坐下

来谈论鸽子，或是开车带着鸽子去俱乐部炫耀。鸽子带来一种轻松愉快的痴迷，一种竞争的光芒……在

国内，鸽子还满足了其他需求。她们是我们的宠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妻子。她们温驯、友善，她们

为我们服务、喜欢我们、需要我们……而女人拒绝了我们”([8] p. 152)。以索尔为代表的男性群体沦为被

统治、被贬抑的状态，他们无法适应这种落差，便将在现实中不被满足的欲望投射到温驯、乖巧、温柔

的机器人鸽子身上。通过让机器人鸽子与女性在符号、象征意义上产生联系，索尔满足了自己虚妄、居

高临下的掌控欲。“鸽子”代表着女性、动物和非人类的自然，索尔通过将其描绘成低于男性和男性认

同的文化符号，从心理上完成了对女性与自然的降格，这体现了父权思想对于自然和妇女的摧毁与压制，

也进一步巩固了索尔的霸权性男性气质。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类文明濒临灭绝之际，机器人鸽子由于其强大的繁衍力(“自我复制功能”)、惊

人的战斗力(“撕断了一个新生婴儿的腿”)与顽强的生命力(“任何有机材料都可以为鸽子提供燃料”)，
这一群体逃窜存活的数量甚至高于人类。索尔被“野孩子们”囚禁时提到，“尽管鸽子有自身的局限，

但在这个奇怪的冰河世纪里，也许鸽子会笑到最后”([8] p. 15)。在以索尔为代表的父权体系里，男性仅

仅将鸽子看作是标榜自我权威、满足占有欲、为自己谋福祉、用完即弃的工具。以索尔为代表的父权统

治对于鸽子主体性的掠夺，终遭报复——人类文明被其他物种占领、毁灭。玛姬·吉之所以这样描述，

其目的也是警醒世人：如果人类继续破坏、虐待自然，终有一天会遭到反噬，自食其果。 

5. 结语 

在《冰人》中，索尔以第一人称的叙事回顾过去，其反思看似颇具理性与诚意，实则是对霸权性男

 

 

3在西方，一直流传着诺亚放鸽子察看水情的神话故事。据传，洪水泛滥时，诺亚把一只鸽子放出去，要它去看看地上的水退了没

有。由于遍地是水，鸽子找不到落脚点，又飞回方舟。七天之后，诺亚又把鸽子放出去。到黄昏时，鸽子飞回来了，嘴里衔着橄

榄枝，很明显是从树上啄下来的。诺亚由此判断，地上的水已经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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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气质浑然不知的内化与巩固。大地创造生命，女性哺育后代，女性天然与养育万物的自然有着特殊的

亲近关系。小说通过阐释自然与女性的内在联系，揭露索尔在视觉、行为与身份上彰显出的霸权性男性

气质。我们不难看出，索尔并未摆脱父权统治下性别角色内化的深刻影响：他无法真正理解女性与自然

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难以摆脱阶级观念和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而平等对待万物。通过对索尔霸权性

男性气质的揭示和批判，玛姬·吉展现出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地位和境遇的关注与反思，表达了她对构

建平等两性关系的殷切希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她一贯坚持的生态关怀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表达

了消除男权统治下的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道德价值和社会结构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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